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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頓的隱士 

―唐末司空圖自保心態下的書寫策略 

 李奇鴻∗ 

摘 要 

隱居在亂世往往有著避禍之目的。司空圖為唐末「著名」的隱士，他

既決意歸隱，卻又廣受朝廷、藩鎮、文人注意，該如何解釋這看似衝突的

現象是學界較無涉及之面向。本文指出，躲避唐末庚子亂離是司空圖隱居

的動機，其後對世道有了自保心態。然他不因此而不問世事，相反地，他

雖自知無法救世，仍在詩文中展現入世精神。如此依違出入世之間的隱士，

在書寫策略上必然更加審慎。例如，他為地方藩鎮撰寫多篇碑文，所述皆

講究事實，其中卻刻意忽略敏感人物，乃為避開潛在的殺身之禍。從當時

政治情勢來說，如何適當地表達出處進退之思，當是值得注意的部分。 

關鍵詞：司空圖、隱士、自保心態、書寫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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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tless Recluse:  
Sikong Tu’s Writing Strategy under 

Self-preservation Mentality in Late Tang 

 Lee Chi-hung∗ 

Abstract 

Reclusion in troubled times often has the purpose of avoiding disasters. 
There has been little research regarding the seemingly conflicting fact that 
Sikong Tu remained a “famous” recluse yet still attracted attention of the court, 
military governors and other literati.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Sikong Tu lived 
in reclusion to avoid the Gengzi disaster, after that he held an attitude of 
self-preservation and stayed away from direct involvement with politics. However, 
he was still concerned about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lthough he was aware that 
he could not single-handedly save the empire, his poems still showed political 
concerns. Being a restless recluse required him to be more cautious in writing 
strategies. For example, he wrote many realistic inscriptions for local military 
governors, but deliberately steered clear of sensitive names to avoid potential 
persecution. It is noteworthy how Sikong Tu expressed political intention 
appropriately, considering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t that time. 

Keywords: Sikong Tu, recluse, Self-preservation mentality, writ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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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司空圖的《詩品》向來是研究重點，近年來也觸及他的思想、生平、

詩歌，可謂拓深了許多面向的討論。1關於司空圖的形象，無論是當世或後

人的評論，多視他為德行高潔的隱士，2然而，若將之置於唐末亂局當中檢

視，他也無法免於暗潮洶湧的政治角力之外。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在庚子

亂離之際並不向南避難，3先後隱居於近畿的中條山、華山，與藩鎮、中央

皆保持關係。其次，司空圖還是個富有名聲的隱士，甚至引起朝廷的忌憚，

將他的隱居稱為「養望」。4諸跡象顯示，司空圖歷經亂離之後，儘管隱居

避禍也仍有「不安頓」之處。那麼，他又是如何在虎豹環伺的政治環境中

獨善其身呢？是否在文學作品中有其對應的文學表現與寫作策略？筆者擬

透過司空圖之例，觀察唐末文人在隱居與出仕間的依違心態與文學表現。 
目前唐末研究以韋莊、鄭谷、司空圖為經歷亂離的重要文人，5三人各

代表了當時文人面對亂離的反應。在此先簡述前二人行跡，以明司空圖的

不同處。韋莊時在長安應舉，黃巢攻入後困於城內，脫困後向南投靠周寶，

後效忠前蜀王建，成為宰相，有著名紀實之作〈秦婦吟〉。鄭谷為咸通十子

                                               
1 關於司空圖研究概況：陳國球：〈司空圖研究論著目錄〉，《鏡花水月―文學理論批評論

文集》（臺北：東大圖書，1987 年），頁 53-70。陳文收錄 1931 至 1986 年的相關論著，

關於 2010 年前的研究概況：鄭淑婷：〈近五十年來臺灣、香港司空圖研究史論〉，《中國

文化研究》2015 年第 2 期（2015 年 6 月），頁 129-140。 
2 學者指出，司空圖形象背後涉及史家書寫及正統性的問題。羅亮：〈五代正統性與司空圖

形象的重塑―《舊五代史》原文有無〈司空圖傳〉問題再探討〉，《魏晉南北朝隋唐史

資料》第 32 輯（2015 年 12 月），頁 165-186。司空圖形象確實有受史家塑造的因素，然

司空圖當世便頗受敬重，且明確被視為隱士，因此，本文立場與羅文並不相悖。 
3 此判斷借鑑自胡可先的判斷：「他們（黃巢軍）自南而上，一路勢如破竹，至廣明元年（880）

十二月，攻陷京城。唐僖宗倉皇西逃，京城一片混亂。……在黃巢占領長安時期，京城

的文學幾乎一片空白。這時，作家與文人的流向主要是較為安定的南方。」胡可先：《唐

代重大歷史事件與文學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568。 
4 因避亂而隱居，乃是戰亂時期常見的行為；既已避亂，便不以張揚為要。例如《唐摭言》

載皇甫穎的行跡：「皇甫穎，早以清操著稱，乾符中及第，時四郊多壘，穎以垂堂之誡，

絕意祿位，隱于鹿門別墅，尋以疾終。」與皇甫穎不同，司空圖雖也避亂隱居，但聲望

高漲，這勢必引起朝野關注，違反避亂保全的目的。〔五代〕王定保著，姜漢椿校注：《唐

摭言校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年），卷 8，頁 173。 
5 關於此時主要文人活動，可參考傅璇琮、吳在慶：〈唐僖宗廣明元年庚子〉，《新編唐五代

文學編年史‧晚唐卷》（瀋陽：遼海出版社，2012 年），頁 459-467。 



48 政大中文學報 第三十四期 

 

之一，亂離之際隨著僖宗入蜀，最終進士及第，經拾遺、補闕，於乾寧 4 年

任都官郎中，晚年告歸宜春。韋莊可說是投向南方的代表，鄭谷則是一心

向唐的典型。除上述兩類之外，還有流轉於各幕之間，以才幹著名者，這

類人以李巨川最為知名。李巨川最初為河中王重榮的掌書記，文采、才幹

之高，史稱「巨川文思敏速，翰動如飛，傳之藩鄰，無不聳動，重榮收復

功，巨川之助也」，6其後相繼任楊守亮、韓建幕中。可見，文人遇亂之後

除選擇逃離關中，便是留在關內為藩鎮效力。7 
司空圖與上述幾類人不同，他既不避難南方、不願效忠唐室（儘管他

短暫入朝，但大多時候拒絕任命，有「八徵不起」之譽）、也不受藩鎮招聘，

因富有才德在山中隱居而得名。8原本，隱逸在唐代有「終南捷徑」的作

用，但司空圖並非如此，論者將之視為對王室失望或避難保全、錘鍊詩藝

以獲詩名之舉。9這些論調各有道理，但恐怕過於忽略當時劍拔弩張的政治

局勢，以及司空圖未必完全迴避時局的心志。司空圖雖然隱居，卻與當地

藩鎮王重榮有密切互動，為他寫作多篇碑銘，其後因兵亂寓居華陰，亦受

朝廷詔命為藩鎮韓建撰寫德政碑。這些舉措是上述論調所無法解釋的，筆

者認為，應先釐清司空圖隱居的動機與自保心態的形成，而後檢視其曲筆

避禍的書寫策略；循此，或能從司空圖之例，對唐末文人有進一步的理解

認識。 

                                               
6 〔後晉〕劉昫等著：〈李巨川傳〉，《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190，頁 1297。 
7 另個例子是李克用的掌書記李習吉，《北夢瑣言》：「習吉，右相林甫之後，應舉不第。黃

巢後，游於河東，攝榆次令，李公辟為掌記。牋檄之捷，無出其右。梁祖每讀河東書檄，

嘉歎其才，顧敬翔曰：『李公計絕一隅，何幸有此人！如鄙人之智算，得習吉之才筆，如

虎之傅翼也。』其見重如此。」〔五代〕孫光憲著，李艾園校點：〈李習吉溺黃河〉，《北

夢瑣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卷 17，頁 117，類似記載見卷 14〈外藩從

事於東〉，頁 102。 
8 或曰司空圖家業在河中，並無必要逃向他方。但當時逃向南方的士人並非都在南方有置

產，因此家業並非考慮的唯一因素；其二，司空圖因河中產業遭焚毀選擇移往華山時，

也並未走向他方。上述兩點來看，司空圖有待在北方的理由，但現存材料還未能完全說

明之。本文並非探究圖滯留北方的動機，旨在闡述他歸隱心境以及如何自保的書寫策略。 
9 例如，劉寧將司空圖的隱居歸為「有感於王室衰微而走上歸隱之路」的士隱，李定廣則

舉出當時隱逸的三個特徵：一、避亂而隱；二、躬耕自給以謀生保身；三、錘鍊詩藝，

提高詩名。劉寧：《唐宋之際詩歌演變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

頁 123；李定廣：《唐末五代亂世文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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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亦藏亦顯：自保心態的形成與受人推重的名望 

關於司空圖的生平與思想，最早吳調公曾勾勒其大要，後有王潤華、

王步高賡續並加以拓深；10祖保泉對司空圖的隱逸有精準的描述：「他心懷

忠節，表面上卻披著一件隱逸的外衣」，11惜對於此種矛盾的形成未深入展

開。從早年仕途來看，司空圖與王凝關係緊密，王凝對他有提攜之恩、也

是政事典範，登進士之後也拒絕朝廷賦予的任職，轉而當王凝的幕僚。12目

前普遍認為，司空圖至王凝死後受盧攜提拔任禮部員外郎，但隨遭逢庚子

亂離。由此可知，司空圖在登進士至亂離以前，多在王凝手下勤於政事；

也可以說，他較少有歸隱山林的傾向，甚至在詩、文當中展現儒者的企圖

心，例如有向盧攜提出建言的詩歌〈感時上盧相〉、〈亂前上盧相〉，13或是

表達對政治意見的文章〈將儒〉、〈辯楚刑〉、〈議華夷〉，14其入世之心可見

一斑。15那麼，司空圖在什麼契機下歸隱，又其歸隱如何形成自保心態？當

是首要釐清之處。 

（一）避亂隱逸間形成自保心態 

司空圖先後隱居兩次，第一次為躲避戰亂而逃至河中，16光啟元年

（886）僖宗還朝之後，出任知制誥，17但任職兩年之間，又因政治風波而退

居王官谷。18司空圖在第二次隱居時心態有了轉變，作〈退棲〉以明心志： 

                                               
10 吳調公：〈司空圖的生平、思想及其文藝主張〉，《古典文論與審美鑑賞》（濟南：齊魯書

社，1985 年），頁 195-212；王潤華：《司空圖新論》（臺北：東大圖書，1989 年），頁 3-53；
王步高：《司空圖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 

11 祖保泉：《司空圖的詩歌理論》（臺北：國文天地，1991 年），頁 9。 
12 根據史傳，司空圖在咸通 10 年（869）登進士時的主司為王凝，放榜時眾人質疑司空圖

的能力，凝挺身回護，這份恩情致使他追隨王凝入幕。事實上，司空圖與王凝之間的淵

源可追溯至咸通 7 年（866），根據他為王凝寫的〈太原王公同州修匽記〉，文中對王凝相

當敬重。不赴官職事，可參新、舊《唐書》傳記。 
13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合肥：安徽大學出版

社，2002 年），詩卷 2，頁 61、62。 
14 同上註，文卷 1，頁 175-176、180-181、185。 
15 關於青年時期強烈的入世之心，可參祖保泉：《司空圖詩文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

社，1998 年），頁 9-14。 
16 庚子亂離時，司空圖在長安，得舊日奴僕之助才得以脫身，有〈段章傳〉以敘其事。〔唐〕

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文卷 4，頁 227。 
17 兩《唐書》本傳記載一致，《舊唐書》云：「僖宗自蜀還，次鳳翔，召圖知制誥，尋正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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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遊蕭索為無能，移住中條最上層。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

失良朋。 
燕昭不是空憐馬，支遁何妨亦愛鷹。自此致身繩檢外，肯教世路

日兢兢。19 

司空圖形容這短暫的出仕無所作為，最終仍回歸至中條山裡。乍還故居，

他既能舞劍、又能讀書，可謂快哉。20接著運用千金買骨與支遁愛鷹馬的典

故，前者言君王有心求賢，後者從「重其神駿」反言不必受用，合而觀之

乃一迎一拒之意，此概約為退棲之心跡。21最末，詩人彷彿作出退棲宣言：

自此以後身處世俗法度之外，再也不必兢兢業業得行於坎坷的世路道上。

吳調公盛讚此詩為「衰謝與壯圖的交織」，22乃就著心懷壯志卻不為世容的

角度而發，若從另一面說，司空圖也藉此萌發偏離儒者治世理想與待時自

處相互兼容的處世態度。 
之所以言「偏離」而非「揚棄」儒者治世理想，在於司空圖並非全然

遊於世外，而是緊鄰亂世，不時穿梭在官場與山林之間。在〈退棲〉的歸

隱宣言之後約十年，〈下方二首〉其一提到了不赴徵召的慚愧之情： 

                                                                                                  
中書舍人。」《新唐書》云：「僖宗次鳳翔，即行在拜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後晉〕劉

昫等著：〈司空圖傳〉，《舊唐書》，卷 190，頁 1298；〔宋〕歐陽修、宋祁：〈司空圖傳〉，

《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194，頁 1425。 
18 僖宗還朝時，朝中田令孜與河中王重榮、太原李克用衝突，田令孜不敵王、李合軍，脅

僖宗出幸鳳翔、後又至寶雞。司空圖正是在鳳翔行在時任知制誥，但「復從之（寶雞）

不及，退還河中」。〔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僖宗光啟元年〉，《資治通鑑》

（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卷 256，頁 8327-8329；〔後晉〕劉昫等著：〈司空圖傳〉，

《舊唐書》，卷 190，頁 1298。 
19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詩卷 1，頁 28。 
20 這裡的得書劍，也可能指的是司空圖的道士形象。虛中：〈寄華山司空圖二首〉之二：「逍

遙短褐成，一劍動精靈。白晝夢仙島，清晨禮道經。」同樣提及劍、書，更明確指出司

空圖讀的是「道經」。筆者認為，這裡不必然確指司空圖退避山中修習道術，主旨是在從

官場退棲的逍遙情態。〔唐〕虛中：〈寄華山司空圖二首〉，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全

唐詩》第 12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卷 848，頁 9671。 
21 千金買骨的典故見《戰國策》。支遁愛鷹的典故，在《世說新語》中是好馬，在《建康實

錄》當中則是好養鷹馬，無論是鷹或馬，主在支遁對鷹馬「貧道重其神駿」的獨賞態度。

〔漢〕劉向集錄：〈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戰國策‧燕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卷 29，頁 1065。關於《世說新語》與《建康實錄》的異文，可參考〔清〕余

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91 年），頁 122-123。 
22 吳調公：〈壯士拂劍、浩然彌哀―讀司空圖〈退棲〉詩〉，《古典文論與審美鑑賞》，頁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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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來往，中間京洛塵。倦行今白首，歸臥已清神。 
坡暖冬抽筍，松涼夏健人。更慚徵詔起，避世迹非真。23 

「下方」是位於華山的古剎，又依據 30 年推斷，大略是在 60 歲左右寓居

華陰時期所作。24這段時間，最大一次事件是昭宗受韓建之請前往華州，根

據史傳「（昭宗）徵拜兵部侍郎。（司空圖）稱足疾不任趨拜，致章謝之而

已」，25也就是說，昭宗幸蜀時，當時隱居華山的司空圖又再次拒絕他的邀

請，事後有〈下方〉之作。這首詩開頭回顧了登科進士以來，兩京之間戰

事不斷、塵囂直上；其次描寫歸臥的怡情養性；最後，突如其來的「徵詔」

打破了安穩的生活。結尾有兩個層次，一是回憶僖宗還朝後，司空圖在中

條山受詔後赴任知制誥；二是感慨自詡「歸臥」的避世生活，仍會被徵詔

所打擾、誘惑。結合上述兩層，進一步考慮「更慚」的語境，即是司空圖

曾有被「徵詔起」的過往，如今屢次面臨徵詔，或許是朝廷也不相信司空

圖的「避世」之心吧―思及此便不禁更加慚愧，惶恐自己的避世之舉在

他人眼中都是做作造假。這是詩人儘管隱居多年，仍稱自己「避世迹非真」

的原因。從此也可側面得知，司空圖的避世隱居備受關注，只要稍有鬆懈

動搖，便很容易再次出仕。26 
司空圖早先備受王凝、盧渥、盧攜的賞識，僖宗還朝後也被召入廷中，

其後昭宗上位後也多次召圖，但圖多稱疾不往。由此可知，司空圖隱居山

中卻具有朝廷不容忽視的影響力。然而，為何他堅持不出仕呢？或可從他

的思想脈絡可尋求解釋。司空圖較早提及為何歸隱的文章是中和 4 年（884）
所撰的〈迎修十會齋〉： 

非才非望，過泰過榮，一舉高科，兩朝美宦。遭亂離而脫禍，

歸鄉里而獲安。門戶粗成，簪纓免絕。四十八年已往，未省欺

心；百千萬劫嘗來，豈迷善道。27 

                                               
23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詩卷 1，頁 16。 
24 〔唐〕司空圖著，王濟亨、高仲章注：《司空圖選集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155。 
25 〔後晉〕劉昫等著：〈司空圖傳〉，《舊唐書》，卷 190，頁 1298。。 
26 據年譜，昭宗上位後，至少在 889、892、893、894 年間召圖入朝。觀幾次時間點，幾乎

昭宗穩定在京時，就會試圖招攬司空圖。 
27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文卷 10，頁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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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在王官別墅為了辦齋會而寫的一段文字，開頭說明自己曾有「美宦」，

庚子亂離之後，避難鄉里而獲安，經歷諸多劫難，最終領悟「善道」。由此

看出，司空圖將亂離視為一心向道之前的劫難，能倖免於離，是歸隱山林

的主要契機。稍晚，司空圖面對孫郃邀請出仕，於信札中進一步申明隱逸

的理由： 

古之山林者，必能簡於情累，而後可久。今吾少也，坌然不能自

勝於胸中，及不誠於退者，然亦窮而不搖，辱而不進者，蓋審已

熟，雖進亦不足於救時耳。……始吾自視固缺薄，今又益疑其

不可妄進。且持危之術，制變之機，非鯫懦之所克辨也。愚雖不

佞，亦為士大夫獨任其耻者久矣，其可老而冒之耶！28 

在開頭，司空圖承認自己非完全「簡於情累」而棲息山林之人，儘管如此，

也絕非是「不誠於退者」。之所以能堅持不出仕，乃是「蓋審已熟，雖進亦

不足於救時耳」，意思是經過深思熟慮，即使進取於世也無法救弊時政。況

且，像他這種沒有能力的「鯫懦」之人，還被其他朝中士大夫引以為恥，

不如退而守之，棲息山林之間。相同的觀點，亦出現在〈題東漢傳後〉： 

儒衣而武弁者，人望而畏之，是威其德也，必有操戈待之者矣。

君子救時雖切，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

道馴服。苟厲鋒氣，果於擊搏，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濟時

重困。29 

東漢與唐末皆是群雄割據的時代，此時的文人該如何實踐匡濟之志，司空

圖提出了「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即審視形勢、衡量力能所及之處。若

審時度力後無法致用，不如「靜而鎮之」，若貿然衝突未必有用，反倒會「濟

時重困」。關於司空圖的「相時度力」思想，王潤華有精到的見解，他指出

司空圖隱居的重要原因「是個人之安危、個性之追求」，30其中便包含面臨

亂局的自保心態。質言之，司空圖對世道的看法在遭亂前後截然不同，以往

試圖改變政治昏昧的情況，亂離之後深切認識到「道不能化，力不能制」，

從而有了自保心態。 

                                               
28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文卷 4，頁 225-226。 
29 同上註，文卷 2，頁 203-204。 
30 王潤華：《司空圖新論》，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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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亂後寓居的儒者之志與受時人推重的名望 

司空圖深知世不可違而選擇隱居自保，後卻成為一位受朝野注目的隱

士？豈不與自保避禍的原則牴觸？以下透過自述詩歌與他者眼光（史傳、

交遊詩、筆記）兩方詮釋之。 
隨著第二次歸隱中條山，司空圖作〈退棲〉表明歸臥之志後，生命價

值朝向文學創作。在〈丁未歲歸王官谷有作〉當中，記述他自朝中「偷歸」

的心境轉折： 

家山牢落戰塵西，匹馬偷歸路已迷。塚上卷旗人簇立，花邊移寨

鳥驚啼。 
本來薄俗輕文字，却致中原動鼓鼙。將取一壺閑日月，長歌深入

武陵溪。31 

題目丁未歲為光啟 3 年（887），時李克用偕王重榮，與田令孜對峙，司空

圖趁亂之際奔逃回中條山。中條山剛好位處河中府附近，因此，司空圖自

長安由西向東，自然所見家山彷似落入兵馬倥傯的戰塵之中。三、四句則

寫偷歸路上之所見，埋葬戰士的墓塚仍有人祭弔、因行軍而臨時搭建的城

寨已無人煙，戰爭就在生活中不斷上演。頸聯詩人原本自己是傾向經世濟

民，無奈戰事頻傳、時局不濟，退而求其次，朝向本來輕視的文字技藝發

展。最末，他將王官谷比喻為桃花源，將禎陵溪比為武陵溪，32自己猶如當

初躲避秦亂的人們，在避世之處尋求安頓。從此詩的解讀來看，他的隱居

與重視文學是一脈相承的思想關係。 
重視「文學」，並不僅是吟賞風花雪月或是論詩作對，還有更嚴肅的意

義。33現代研究已指出，司空圖的隱居仍符合儒家的出處原則；34筆者認

為，這說明了司空圖亂後也不減儒者性情，而將注意力從經世濟民的大理

                                               
31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詩卷 1，頁 32。 
32 關於禎陵溪的描寫，可參考司空圖〈山居記〉，同上註，文卷 2，頁 200。 
33 雖然，司空圖後來似乎並未延續它，這或許有外力因素。大山岩根分析〈狂題十八首〉，指

出司空圖在別業丙辰年（896）遭毀壞之後，在詩中以「狂者」身分自居，遠離傳統價值

觀，參見〔日〕大山岩根：〈司空図の詩作における「狂」について：「狂題十八首」を

中心に〉，《集刊東洋 》第 118 期（2018 年 1 月），頁 20-39。 
34 例如，王潤華指出司空圖依據「遇則以身行道，窮則見志於言」原則而隱居，又詮釋「矯

世道終孤」一句，認為隱居能守住儒家修身治國之道，王潤華：《司空圖新論》，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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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轉向傳承家族士風的事業。同樣是光啟 3 年（887），司空圖編輯完《一

鳴集》，在該集序文提及著述的理由： 

知非子雅嗜奇，以為文墨之伎，不足曝其名也。蓋欲揣機窮變，

角功利於古豪。及遭亂竄伏，又顧無有憂天下而訪於我者，曷以

自見平生之志哉！因捃起詩筆，殘缺亡幾，乃以中條別業「一

鳴」以目其前集，庶警子孫耳。其述先大夫所著家諜《照乘

傳》，及補亡舅《贊祖彭城公中興事》，并愚自傳《密史》，皆別

編次云。35 

《一鳴集》已亡佚，但從序文當中可知該集至少提及家諜《照乘傳》、增補

《贊祖彭城公中興事》、自著《密史》，36因此，《一鳴集》可說匯輯司空圖

認為值得流傳下去的家族與文史文獻，加之族譜《荥陽族系記》與所藏圖

書 7400 卷，37皆見他延續士風的意圖。由此序文跟上述〈退棲〉、〈丁未歲

歸王官谷有作〉相對照，可說司空圖亂後注重的「文學」有不同層次，居

中關鍵是隱居中不減儒者之志。據此思路，以下將從詩歌中自我形象，以

及時人對他的評價兩方面續說明之。 
司空圖詩歌中不安於隱逸的面向，流露出受時勢所牽連的不得已之

情。例如，詩作中既提到「閑」境，但閑的情境又多是戰亂之後，暗示「閑」

並非詩人本意。如〈山中〉先言「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麋大出寒林」，結

尾才是「晚晴閑步數峰吟」；〈重陽山居〉先是「此身逃難入鄉關」，後歸結

於「醉伴浮生一片閑」。進一步檢視，如此「閑」境背後有著受戰亂侵擾的

「恨（憾）」，38〈王官二首〉絕句： 

                                               
35 〔唐〕司空圖：〈司空表聖文集序〉，收於〔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

表聖詩文集箋校》，頁 173。 
36 目前已知司空圖曾任修史工作，但未知《密史》的性質。《唐詩紀事》：「宰相杜某，奏（顧）

雲與盧知猷、陸希聲、錢翊、馮渥、司空圖等，分修宣、懿、德三朝實錄，皆一時之選

也。」在王官別業中，也有「修史亭」，也可見司空圖對修史事業的注重。〔宋〕計有功

著，王仲鏞校箋：〈顧雲〉，《唐詩紀事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卷 67，頁 2269；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山居記〉，《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文卷 2，
頁 200-201。 

37 〔唐〕司空圖：〈《荥陽族系記》序〉，收於〔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

空表聖詩文集箋校》，頁 329。 
38 這裡的「恨」並非現代語感「怨恨」之意，而是「缺憾」、「遺憾」之意。司空圖詩常用

的恨字時是憾意，例如〈南北史感遇〉的「昔日繁華今日恨」、〈秦關〉的「荒涼恨不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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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荷似醉和花舞，沙鳥無情伴客閑。總是此中皆有恨，更堪微雨

半遮山。 
荷塘煙罩小齋虛，景物皆宜入畫圖。盡日無人只高臥，一雙白鳥

隔紗廚。39 

首句言夏風吹拂荷葉、花如醉般搖曳，一旁沙鳥卻似無知的與客人相伴，

彷若「無情」。接著，在閑境之際乍轉頓挫「總是此中皆有恨」，這位客人

並沒有言明憾恨之指向，反而結束在遠眺山峰見其被微雨遮蔽的曖昧情境

之中。次首前半同樣沉浸在暖陽之中，詩人則伴隨著白鳥高臥在此間。兩

首總題為〈王官〉，概指移居別業後的吉光片羽，有意思的是，他並非清心

寡慾的隱士，仍對「某處」有著憾恨。要解開憾恨之指向，可與相似情境

的詩作對比，例如〈重陽山居〉流露的憾恨： 

詩人自古恨難窮，暮節登臨且喜同。四望交親兵亂後，一川風物

笛聲中。 
菊殘深處迴幽蝶，陂動晴光下早鴻。明日更期來此醉，不堪寂寞

對衰翁。40 

開題以「恨難窮」起興，下句扣題「重陽」登高的習俗。次聯上句點出亂

後與故友交親相逢的感慨，下句則藉滿眼山川風物與笛聲略表惆悵之感。

頷聯透過蝶、鴻的特寫，呈現秋日晴光的風物景緻；末聯歸結到自身，自

視為一個寂寞、衰頹的老翁。總揆全詩後再尋繹開頭「恨」之指向不只是

戰亂後對自身與親朋的安危，還有遭受戰亂波及的生活秩序與理想志向的

侵擾之憾恨―遂形成「寂寞」無所適從的感受。 
在「閑」與「恨」的轉折之間，體現的是欲伸張儒者之志卻自知無力

回天的不平矛盾。如此「不安頓」的隱士，可說是保全性命的同時，又不

忍將天下置之度外所致。有意思的是，在「儒者心志」與「自保心態」共

同作用下的亂後寓居，後來竟使司空圖成為一位德高望重的隱士，崇高的

聲望甚至能對政局有所影響。 

                                                                                                  
〈重陽山居〉的「詩人自古恨難窮」等，〔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

表聖詩文集箋校》，詩卷 3、2、1，頁 88、59、33。 
39 同上註，詩卷 4，頁 114。 
40 同上註，詩卷 1，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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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他者眼光（史傳、交遊詩作、筆記）來看，史籍鮮少述及司空圖的

隱士形象，其所描述的德行都多在黃巢之亂以前。例如，在《舊唐書》記

載中，司空圖的德行自早年發端： 

圖咸通十年登進士第，主司王凝於進士中尤奇之。凝左授商州刺

史，圖請從之，凝加器重，洎廉問宣歙，辟為上客。……乾符六

年，宰相盧攜罷免，以賓客分司，圖與之遊，攜嘉其高節，厚禮

之。嘗過圖舍，手題于壁曰：「姓氏司空貴，官班御史卑，老夫

如且在，不用念屯奇。」明年，攜復入朝，路由陝虢，謂陝帥盧

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公其厚之。」渥即日奏為賓佐。41 

無論「（王）凝加器重」、「（盧）攜嘉其高節」、盧渥讚圖「司空御史，高士

也」，都可見司空圖早在德行方面受人敬重。稍後的王禹偁也舉出司空圖的

早年逸事以反駁《五代史》「躁於進取」的評價： 

凝出為宣州觀察史，辟圖為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

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為臺

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42 

這件事在《新唐書》以「不忍去凝府」帶過，後來的《唐才子傳》僅略及此

事，可以說後代史家文人認可司空圖自早年已見的德行，《舊唐書》則憐惜他

「時朝廷微弱，綱紀大壞，圖自深惟出不如處，移疾不起」的時不我與。43 
本傳對於司空圖的隱居沒有過多著墨，然對於當時北方的文人來說，

司空圖的隱士形象不啻為當代文人的典範。可以說，當時文人所注重的面

向與史筆相左，而這點可從唱和詩中獲得印證。司空圖與當時文人的唱和

詩作留存不多，數量最多者為徐夤（生卒年不詳，895 年登進士），有〈寄

華山司空侍郎二首〉、〈寄華山司空侍郎〉，甚至還有悼亡之作〈聞司空侍郎

訃音〉。在〈寄華山司空侍郎二首〉其一當中所描述的是在不願受政治拘

束，對時事有所高論的隱士： 

                                               
41 〔後晉〕劉昫等著：〈司空圖傳〉，《舊唐書》，卷 190，頁 1297。 
42 〔宋〕王禹偁：〈司空圖〉，《五代史闕文》，收於〔清〕紀昀、永瑢等編：《景印文淵閣四

庫全書》第 40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634。 
43 〔宋〕歐陽修、宋祁：〈司空圖傳〉，《新唐書》，卷 194，頁 1425；傅璇琮主編：〈司空圖〉，

《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卷 8，頁 520；〔後晉〕劉昫等著：〈司

空圖傳〉，《舊唐書》，卷 190，頁 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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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闕爭權競獻功，獨逃徴詔臥三峰。雞群未必容於鶴，蛛網何繇

捕得龍。 
清論盡應書國史，靜籌皆可息邊烽。風霜落滿千林木，不近青青

澗底松。44 

這首詩渲染拒受徵召的高逸德行，頸聯更凸顯一位儘管不握權柄卻能有影

響力的隱士。這與傳統不問世事的隱士有所不同，「清論」、「靜籌」指出司

空圖在當時或發言論、或獻計籌，都若干程度影響時局。遺憾的是，這在

史料當中並無相關證據，但司空圖有詩云「漫道南朝足流品，由來叔寶不

宜多」，45似對當時武人當政有所微言。在另首〈寄華山司空侍郎〉更稱司

空圖為「第一人」： 

山掌林中第一人，鶴書時或問眠雲。莫言疎野全無事，明月清風

肯放君。46 

此首仍描繪一個屢受徵召的隱士，而此隱士在山居之間仍有繁忙之事。「莫

言疎野全無事」暗示了司空圖在隱居間專注「某事」，僅在明月清風之際才

能誘使他出來賞玩一番。這種隱士氣質，延續到了哀悼詩〈聞司空侍郎訃

音〉，徐夤將司空圖高舉與古來隱者同列： 

園綺生雖逢漢室，巢由死不謁堯階。夫君歿去何人葬，合取夷齊

隱處埋。47 

四句當中，出現了六位著名隱士：園綺為商山四皓之園公、綺里季，巢由

為巢父、許由合稱，夷齊為伯夷、叔齊合稱，這些隱士皆具有高超德行卻

不願踏入政途，遂隱居山林，予以表彰司空圖晚年拒不出仕的形象。進一

步看，前二句所言的隱士似暗合司空圖的處境：這些隱士的共通處在於利

用隱逸姿態「抵抗」當代政治，48如同司空圖遭逢亂離、自願歸山，屢次拒

                                               
44 〔唐〕徐夤：〈寄華山司空侍郎二首其一〉，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全唐詩》第 11 冊，

卷 709，頁 8246。 
45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白菊雜詩三首〉，《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詩

卷 5，頁 141 
46 〔唐〕徐夤：〈寄華山司空侍郎〉，《全唐詩》第 11 冊，卷 711，頁 8271。二句的鶴書為

徵召之書的代稱；眠雲代指隱居之所。 
47 同上註，頁 8270。 
48 關於「抵抗」的說法，詳參：〔日〕根本誠：《專制社會における抵抗精神：中國的隱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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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朝廷徵招。在徐夤看來，司空圖隱居山林，還象徵著不與政治合流的操

守與德望。 
徐夤對司空圖的崇拜並非孤例。虛中有〈寄華山司空圖二首〉，該詩「逍

遙短褐成，一劍動精靈。白晝夢仙島，清晨禮道經」49也極力渲染佩劍、修

習道法的超然形象。50此外，還值得注意的是這首詩的本事： 

時司空圖懸車告老，卻掃閉門，天下懷仰。虛中欲造見論交，未

果，因歸華山人寄詩曰……圖得詩大喜，〈言懷〉云：「十年華嶽

山前往，只得虛中一首詩。」其見重如此。51 

這條資料指出司空圖歸隱華山時已是「天下懷仰」的名士，虛中欲見圖，

未果，遂有〈寄華山司空圖二首〉，而後司空圖亦以詩記述之。另一首齊己

（863-937）的〈寄華山司空圖〉則呈現亂世中拒不入仕的形象，從中隱然

感受到世亂對於士人出處的影響： 

天下艱難際，全家入華山。幾勞丹詔問，空見使臣還。 
瀑布寒吹夢，蓮峰翠濕關。兵戈阻相訪，身老瘴雲間。52 

相比於徐夤、虛中的頌美之詞，此詩略及司空圖隱居的緣由、操守及形象。

前兩聯言司空圖歸隱華山的背景，以及遁入山林之後不肯出仕。後兩聯揣

想隱居華山的情景，以及兩人因兵革相阻而不得見之遺憾。此詩應於司空

圖隱居華陰時期所作，值得玩味的是，齊己認為他隱居時期應從華山算起，

而非庚子年間避難中條山別業。這或有兩種可能，其一，認為司空圖於中

條山期間仍出任知制誥非隱居之舉，其二，司空圖於華山期間聲名遠播，

齊己誤認為他此前並無隱居經歷。無論哪種可能，都表現司空圖在華山名

望遠大於中條山時期。這點從上述詩作皆題「華山司空圖」而非冠以中條

山或王官谷，也從側面獲得印證。 
司空圖名聲在華山達到高峰，最終也引起朝廷注目。本傳云： 

                                                                                                  
の研究》（東京：創元社，1952 年）。 

49 〔唐〕虛中：〈寄華山司空圖二首〉，《全唐詩》第 12 冊，卷 848，頁 9671。 
50 關於司空圖的佩劍，相關資料不多，僅《唐才子傳》云：「初以風雨夜得古寶劍，慘澹精

靈，嘗佩出入」。可供備考。傅璇琮主編：〈司空圖〉，《唐才子傳校箋》，卷 8，頁 526。 
51 傅璇琮主編：〈僧虛中〉，《唐才子傳校箋》，卷 8，頁 531-533。 
52 〔唐〕齊己：〈寄華山司空圖〉，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全唐詩》第 12 冊，卷 840，

頁 9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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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宗遷洛，鼎欲歸梁，柳璨希賊旨，陷害舊族，詔圖入朝。圖懼

見誅，力疾至洛陽，謁見之日，墮笏失儀，旨趣極野。璨知不可

屈，詔曰：「司空圖俊造登科，朱紫升籍，既養高以傲代，類移

山以釣名，心惟樂于漱流，仕非專於祿食。匪夷匪惠，難居公正

之朝；載省載思，當徇棲衡之志。可放還山。」53 

昭宗遷洛實為逼不得已之舉，此時朝廷已被朱全忠所掌握，而親近朱全忠

的柳璨為朝中握有權柄之人。柳璨早有文名，後得昭宗賞識提拔，甚至被

稱「任人之速，古無茲例」，但也由於如此速進，遭到朝終大老忌憚，璨遂

轉投朱全忠勢力。54也因為柳璨與朝中舊勢力對立，導致他藉口與蔣玄暉、

張廷範「謀殺衣冠宿望難制者，璨即首疏素所不快者三十餘人，相次誅殺，

班行為之一空，冤聲載路」。55在這樣「陷害舊族」的背景下，柳璨「詔圖

入朝」。史書對於此次會面有生動描述，司空圖懼怕被柳璨迫害，急忙自中

條山趕到洛陽謁見。56此次會面，司空圖的姿態低微，史書形容為「墮笏失

儀，旨趣極野」，前句指年老無力持笏或是懼怕不已而失卻儀態，後句說司

空圖的應答皆是放歸山林之志，即對朝中事務一無所知也無有所圖。柳璨

見此人已無意於世，便放還諸山。57 
司空圖脫禍於柳璨，受到當時人的稱許，耐人尋味的是在《全唐詩話》

收有一則詩話顯示時人用「四皓」、「二疏」比擬司空圖的拒絕出仕與全身

而退： 

昭宗郊禮畢，上意懇乞致仕，曰：「察臣本意，非為官榮，可驗

衰羸，庶全名節。」上特賜歸山，其詔略曰：「既養高以傲世，

類移山以釣名。心惟樂于漱流，仕非顓於食祿。匪夷匪惠，特忘

                                               
53 〔後晉〕劉昫等著：〈司空圖傳〉，《舊唐書》，卷 190，頁 1298。 
54 〈柳璨傳〉，同上註，卷 179，頁 1194。 
55 同上註。 
56 昭宗至洛在 904 年 4 月，同年 8 月被弒，司空圖應於期間自中條山入洛。〔宋〕司馬光編

著，〔元〕胡三省音注：〈昭宗天祐元年〉，《資治通鑑》，卷 264-265，頁 8630-8636；祖保

泉、陶禮天：〈司空圖年譜新編〉，收於〔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

聖詩文集箋校》，頁 377。 
57 這裡以柳璨為主事者，而非昭宗，除了史書明言「璨知不可屈」之外，《全唐詩話》指出

該詔書為柳璨所擬，合理判斷，昭宗在此次會面的影響力不高。〔宋〕尤袤：《全唐詩話》，

收於〔清〕何文煥輯：〈司空圖〉，《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卷 5，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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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之朝；載省載思，當狥遯棲之志。宜放歸中條山。」詔詞，

乃璨之文也。時多以四皓二疏譽之。58 

這則詩話的內容與《舊唐書》稍有差異，主要是郊禮的疑義與對話者不同。

郊禮的疑義方面，柳璨在崔胤死後才當宰相，59隔年，昭宗便遷洛陽，此時

昭宗身邊「自是上之左右職掌史令皆全忠之人矣」，60並沒有客觀條件進行

郊禮；在此保守將郊禮理解為代稱昭宗離開長安的事件。因此所謂「郊禮

畢」，似指遷都洛陽之後，也就是 904 年。對話者方面，這是以昭宗為主事

者的事件，昭宗至洛陽後，召司空圖入仕，又特賜還山，並有柳璨所書的

詔詞。61但真實性應不及《舊唐書》，司空圖此前屢次稱疾不往，何獨此次

謁見昭宗，並無合理動機，也不符合柳璨等人「陷害舊族」的背景。從上

述兩面來看，這則詩話似乎史料價值較低，但是，可注意的是最末時人對

此次事件的評語：「時多以四皓二疏譽之。」 
四皓、二疏的評價，若對照司空圖有許多符應之處。先前主要討論司

空圖與四皓的隱居動機相同，此外，還有詩句云「四翁識勢保安閑，須為

生靈暫出山」，62正如同自己儘管「相時度力」得退守山林，卻不得已「暫

出山」來參與政治。二疏為西漢的疏廣、疏受，叔姪兩人為太傅、少傅，

不戀權位而告老還鄉，其後「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

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63他把皇帝賞

賜的黃金變賣，與鄉里賓客相娛樂，並云：「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

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可以說，二疏

在史書中是不戀名位、財富的灑脫名士。在王禹偁補述的一則逸事當中，

司空圖也有類似特質： 

                                               
58 〔宋〕尤袤：〈司空圖〉，《全唐詩話》，收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卷 5，頁 209。 
59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昭宗天祐元年〉，《資治通鑑》，卷 264，頁 8624。 
60 同上註，頁 8631。 
61 李希泌主編：〈放司空圖還山敕〉，《唐大詔令補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卷 16，頁 686。 
62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偶書五首〉，《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詩卷 3 之

五，頁 80。 
63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疏廣傳〉，《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71，

頁 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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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致于虞鄉市心恣鄉

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

圖避難，獲全者甚眾。64 

司空圖曾不止一次幫王重榮撰碑，因此較難確認是哪一年事，若從避難王

官谷的時間推測，或為〈故鹽州防禦使王縱追述碑〉或〈解縣新城碑〉。無

論如何，此則逸事主在呈現司空圖不戀財富，且對河中士人友好的形象，

這雖與疏廣「與鄉里賓客相娛樂」稍異，但仍見兩人氣質的相似性。 
經上可知，儘管這則詩話所據的事實似有誤，然最後「時多以四皓二

疏譽之」卻相當符合時人對司空圖的形容。若以此為閱讀重點，重新看待

詩話的敘事策略，則首要凸顯的是昭宗愛才與司空圖不慕名位，其次，是

柳璨的詔詞充滿貶抑之語，他暗指司空圖為沽名釣譽、背棄忠義之人，詩

話除略載詔文內容，還指出這是柳璨手筆，用以對比兩人德行高下及當時

政治昏暗。從此來看，此則詩話的背景是時人認可司空圖歸隱的理由，與

不願同流合污的高尚節操；此也與交往詩作所呈現的形象一致，可見此詩

話並非全然虛構。 
上述詮釋司空圖為何在自保心態下竟成為「著名」的隱士：從「閑」

與「恨」的交織中看到他在隱居中仍不減儒者之志，在時人眼中則為德行

高潔之形象。然而，崇高名望必然引來朝野注目，司空圖如何保全於朝野

之間，除《唐才子傳》所云：「士言涉詭激不常，欲免當時之禍」以外，65還

可由寫作策略一端論之。 

三、曲筆與避禍：不書姓名的書寫策略 

闡述司空圖自保心態的形成與受人推重的名望後，接著來看他涉入中央、

地方牽扯中還能避禍保全的書寫策略。司空圖先後隱居的中條山與華山，

各自為王重榮、韓建所屬，他們自無法忽略司空圖作為當地文人的影響力，甚

至請他撰寫多篇碑銘、墓志。然而，撰碑絕非簡易之事，背後牽扯派系勢

力甚廣，在高壓的政治環境中稍有不慎便惹來殺身之禍，因此，司空圖撰

碑用了什麼技巧與策略，正能說明他身處多方勢力之間的自保態度。 

                                               
64 〔宋〕王禹偁：《五代史闕文‧司空圖》，頁 635。《新唐書》亦載此事，參見〔宋〕歐陽

修、宋祁：〈司空圖傳〉，《新唐書》，卷 194，頁 1425。 
65 傅璇琮主編：〈司空圖〉，《唐才子傳校箋》，卷 8，頁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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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河中的中條山作為「習業山林」風尚之名山，66在兵馬倥傯之際具

有避難所的功能，除僧侶外，也有文人、甚至是朝中大臣或是王官貴侯。例

如，宰相王徽與禮部侍郎盧渥皆在亂後與司空圖相交。67一則逸事提到：「是

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全者甚眾。」68可

想見關中大亂，士人除了向南逃難，也有逃往山中，而司空圖保全河中士人，

無論在德行與才能，儼然成為當地的文人首領。司空圖便是在此時獲得名

聲：「屬天下板蕩，士人多往依之，互相推獎，由是聲名籍甚。」69日後，司

空圖有〈憶中條〉：「堪恨昔年聯句地，念經僧掃過重陽。」70追憶當年在中

條山與友人聯句讌飲的場景，與初到時的「虎暴荒居迥」、「勢利長草草，何

人訪幽獨」之破敗、孤獨感受迥然有別。71更重要的是，這意味著當地政府

很難放任這些「聲名籍甚」的士人群落，而須有應對態度―在此情形下，

司空圖作為王官谷之主以及文人代表，他與王重榮的交往關係便耐人尋味。 
所謂「不書姓名」，即是權衡「寫」與「不寫」之間的利害關係，具體

而言，筆者試圖回到歷史現場，觀察司空圖為藩鎮、中央寫的若干篇碑文，

探討他是如何看待時局，以及迴避潛在的政治紛爭。司空圖主要的撰碑策

略，是深知碑主與當時各大勢力皆有關係，或為同盟、或為羽翼、甚至是

幫助鵲起的恩人，但他卻有意「不書」關鍵人物之名，含糊帶過這段過去。

因此，唯有先還原碑主與這些關鍵人物的關係，才能識其不書姓名的撰碑

策略。下以「王重榮家族與李氏、楊氏的淵源」、「韓建與田令孜的淵源」

為例，對照司空圖所撰碑文以說明之。 

                                               
66 嚴耕望指出南北朝時「蓋世亂逼人，不能不投身山林，俾能安心肆業也」已有習業山林之風，

至唐代更成為風尚「讀書山林寺院，論學會友，蔚為風尚，及學成乃出應試以求聞達，而宰相

大臣、朝野名士亦及多出其中」，而中條山更是「北方一大人文淵藪」。嚴耕望：〈唐人習業山

林寺院之風尚〉，《嚴耕望史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頁 888、901。 
67 〔後晉〕劉昫等著：〈司空圖傳〉，《舊唐書》，卷 190，頁 1298：「其年冬，巢賊犯京師，

天子出幸，圖從之不及，乃退還河中。時故相王徽亦在蒲，待圖頗厚。」〔唐〕司空圖著，

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唐故太子太師致仕盧公神道碑〉，《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文卷 5，
頁 236：「明年春，自都潛出，二月至中條，舍於幕吏司空圖。」 

68 王禹偁：《五代史闕文‧司空圖》，頁 635。值得補充的是，司空圖在早年登第時遭到「名

姓甚暗，成名太速」的批評。〔五代〕孫光憲：〈王文公叉手睡司空圖附〉，《北夢瑣言》，

卷 3，頁 12。 
69 〔宋〕尤袤：〈司空圖〉，《全唐詩話》，卷 5，頁 209。 
70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詩卷 4，頁 100。 
71 同上註，詩卷 2、1，頁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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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重榮家族與李氏、楊氏的淵源 

廣明元年（880），黃巢軍先後攻破洛陽、長安，河中位於兩京之間的

關隘邊口，具「擁形勢而增嚴，屏要衝而莫犯」的戰略價值。72黃巢掃蕩

洛陽之際，原河中節度使之位也易主，由趁機肆虐的王重榮擔任節度使，

此後，王重榮掌控河中長達七年餘，為北方藩鎮的一大勢力。73司空圖隱

居中條山期間，受到王重榮的禮遇，數次請圖撰碑，計有〈故鹽州防禦使

王縱追述碑〉、〈解縣新城碑〉二篇，以及一篇墓志〈蒲帥燕國太夫人石氏

墓志〉，日後，更奉敕為王重盈作〈太尉瑯玡王公河中生祠碑〉。這幾篇碑

文及墓志以王重榮、王重盈為中心，上及父母、旁及兄弟，可謂唐末王氏

家族簡史。令人尋思的是，司空圖既已決意隱居，為何要寫如此多篇碑銘

與墓志？ 
司空圖之所以要為了王氏家族寫多篇碑銘，較可能是王官谷屬其管轄

範圍，他自然要與地方長官結交。研究者便指出「司空圖是當時河中有文

名的人，……（王氏兄弟）出於私交，圖執筆為文」，但也說「為藩鎮中強

豪者撰生祠碑文，怎能不誇飾！」74究竟是出於「私交」還是被「強豪所迫」？

便待釐清。顧炎武曾對此事有側面議論： 

司空圖傳言，隱居中條山，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饋遺，弗受。

嘗為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既不有

其贈，而受之何居？不得已也。是又其次也。75 

顧炎武就作文潤筆言司空圖弗受餽贈卻又受之的矛盾，實乃不得已矣。而

此「不得已」也道出司空圖對王重榮的態度，司空圖避難入谷的初衷乃為

保全生命，王重榮出自武官家族，在黃巢之亂時能據守河中，自衛能力自

                                               
72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文卷 6，頁 263。 
73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僖宗廣明元年〉，《資治通鑑》，卷 254，頁 8234：

「十一月，河中都虞候王重榮作亂，剽掠坊市俱空。」原來節度使李都的下落，史籍記

載不一，〔清〕吳廷燮：《唐方鎮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頁 465：「按《通鑑》、

《新紀》言重榮逐李都在黃巢未入關之前，《舊傳》則言李都臣于黃巢。《劇談錄》謂黃

巢陷宮闕，李相鎮蒲津，有勤王之念，似京陷後都始被逐，存參。」 
74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文卷 6、5，頁 252、245。 
75 〔明〕顧炎武著，嚴文儒、戴揚本校點：〈作文潤筆〉，《日知錄》，卷 19，收於〔明〕顧

炎武著，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整理：《顧炎武全集》第 1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1 年），頁 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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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說，還有賴書記李巨川之助，營運河中頗見成效。76因此，司空圖隱居

河中，是既危險也安全的選擇，危險之處在於，這是諸多勢力交錯之地，

若投身派系不只違背「隱士」的原則，還可能有生命危險，安全之處在於，

若能受到當地藩鎮庇護或免於干擾，便能保全一家與避難河中的士人們。

因此，若將「撰碑」視為隱士的權宜之計，以換取免於涉入政治或保全生

命，此「不得已」處便豁然開朗。 
司空圖之所以受到如此敬重，還得從兩人的父輩與河中的關係談起。

王重榮為河中人，自曾祖便定居於此，於父王縱憑藉軍功顯榮，為武官家

族。77司空圖方面，會昌 4 年（844）他隨父司空輿任安邑、解縣兩池支榷

鹽院巡院官，移家虞鄉，後輿對鹽池有所改革，遂升遷為榷鹽使，退休後

歸臥中條山。78王重榮對司空圖的敬重，很可能不只是個人德行方面，還考

慮到司空氏對河中的貢獻。河中乃是兵家必爭之地，不僅有戰略價值，安

邑、解縣的兩鹽池更是一大經濟來源，研究指出，唐後期實行專賣法，池

鹽部分更以兩鹽池占大部分。79尤其在黃巢亂後，各地藩鎮擁有經濟、軍事

權力的情形下，中央能夠徵得資源亦加稀少，王重榮能夠在亂後持續向中

央上納歲收，乃有賴河中穩定的兩池鹽榷。80從兩氏在河中「鹽榷」的關係

來看，王重榮出身河中，在黃巢之亂時自命河中首領，必然知曉當地文人

司空氏避難谷中，雖無法收入麾下，也會倍加禮遇。 
儘管司空圖欲免於政治紛擾，但河中在戰略、經濟上的優勢，致使其

為各勢力折衝之處。大駕回歸後，唐室經濟已捉襟見肘，81而河中鹽榷利益

之巨，引起朝中田令孜的忌憚，甚至引發兩方派系的大戰： 

                                               
76 〔後晉〕劉昫等著：〈王重榮傳〉、〈李巨川傳〉，《舊唐書》，卷 182，頁 1200；卷 200，頁 1297。 
77 關於王重榮的研究，可參伍純初：〈唐末王重榮家族史事考述〉，《運城學院學報》第 36 卷

第 1 期（2018 年 4 月），頁 17-20。 
78 關於司空圖父輿的歷官，王步高有詳盡討論。王步高：《司空圖評傳》，頁 29-35。 
79 〔日〕妹尾達彦：〈唐代河東池塩の生産と流通―河東塩税機関の立地と機能―〉，《史

林》第 65 卷第 6号（1982 年 11 月），頁 49-70；陳衍德：《唐代鹽政》（西安：三秦出版

社，1990 年），頁 120。 
80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僖宗光啟元年〉，《資治通鑑》，卷 256，頁 8321-8322：

「是時蕃鎮各專租稅，河南、北、江、淮無復上供，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度支惟收京

畿、同、華、鳳翔等數州租稅，不能贍，賞賚不時，士卒有怨言。……中和以來，河中

節度使王重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 
81 當時的經濟情形是：「江淮轉運路絕，兩河、江淮賦不上供，但歲時獻奉而已。國命所能

制者，河西、山南、劍南、嶺南西道數十州。大約郡將自擅，常賦殆絕，藩侯廢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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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孜自兼兩池榷鹽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

使往諭之，重榮不可。……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

不罪朱全忠，選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

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為

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朱玫、李昌符亦

陰附朱全忠，克用乃上言：「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

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自謂北討

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既誅二鎮，乃旋師滅全忠以雪讎

恥。」上遣使者諭釋，冠蓋相望。朱玫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

潛入京城，燒積聚，或刺殺近侍，聲云克用所為。於是京師震

恐，日有訛言。令孜遣玫、昌符將本軍及神策鄜、延、靈、夏等

軍各三萬人屯沙苑，以討王重榮。重榮發兵拒之，告急於李克

用，克用引兵赴之。……合戰，玫、昌符大敗，各走還本鎮，潰

軍所過焚掠。克用進逼京城，乙亥夜，令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

鳳翔。82 

這場戰役當中，李昌符、朱玫與田令孜自蜀中招募的神策軍大敗於王重榮、

李克用的聯軍，象徵著皇室在武力上再也無法與藩鎮抗衡。83除此之外，這

場戰役中也看到河中的重要地位，田令孜不惜賭上所有資源也要爭奪河

中，從歷史結果來看，此舉不僅鞏固王重榮、李克用的地位，也讓田令孜

退出關中割據之爭。84進一步看，河中之爭也可說是派系之爭，王氏能在河

                                                                                                  
自朝廷，王業於是蕩然。」〔後晉〕劉昫等著：〈僖宗本紀〉，《舊唐書》，卷 19 下，頁 201。 

82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僖宗光啟元年〉，《資治通鑑》，卷 256，頁 8322、
8326-8328。 

83 關於唐末神策軍的研究，可參考：唐長孺：〈論唐代的變化〉，《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 年），頁 346-362；張國剛：〈唐代的神策軍〉，《唐代政

治制度研究論集》（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頁 113-142。關於神策軍在黃巢之亂

的討論，可參考：〔日〕日野開三郎：《唐代藩鎮の支配体制》，收於日野開三郎：《日野

開三郎東洋史 論集》第 1 卷（東京：三一書房，1980 年），頁 156-157；趙雨樂：《唐

末宮禁的終極防衛：神策五十四都的活動觀察〉，《從宮廷到戰場：中國中古與近世諸考

察》（香港：中華書局，2007 年），頁 161-182。 
84 關於藩鎮與鹽利的討論，可參考：陳衍德：《唐代鹽政》，第 5 章，頁 133-142；吳麗娛：

〈唐末五代河東鹽池與政權移替〉，收於《春史卞麟錫教授停年紀念論叢》刊行委員會編：

《春史卞麟錫教授停年紀念論叢》（大邱：春史卞麟錫教授停年紀念論叢刊行委員會，

2000 年），頁 14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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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站穩腳跟，背後也有錯綜複雜的權力關係與利益交換。由此，不妨將河

中王氏視為諸多勢力的交會處，亦常是唐末關中情勢折衝處，85而司空圖要

如何書寫王氏家族史，背後要考慮現實因素應遠超乎碑文所能承載之。 
簡略爬梳之後，便稍領會為何一位避難山中的隱士要為當地藩鎮撰

碑，但考慮到河中的複雜形勢，這絕非徒賣弄文采、敷衍誇飾之易事，稍

有不慎，便會捲入殺身之禍。至少就技術層面而言，撰碑者要以較不涉及

貶抑批判書寫家族史，除需政治敏感度與文字工夫，還得注意不致落於派

系立場之見。以下探討司空圖撰碑策略與其中的派系關係。 
司空圖為王重榮寫的碑文最早是〈故鹽州防禦使王縱追述碑〉（下簡稱

〈追述碑〉）與〈解縣新城碑〉，兩篇確切時間未詳，大抵在 883 年以前寫的，

即司空圖避難中條山之後，王重榮立刻就與他接觸。〈追述碑〉追述王重榮

之父王縱的一生戎馬與顯榮過程，旁及子嗣克紹箕裘，據守華州、陝虢、河

中等地，俱顯王氏「世祀之必昌也」。86〈追述碑〉回顧王縱的重要轉折，一

是會昌年間平定回紇之戰，二是任鹽州防禦使。平定回紇之戰的描述是： 

會昌二年，武宗以回紇累葉憑驕，緣邊扇酷，久定埽平之計，尤

難將領之權。既而蒲帥石公雄，授命濯征，總戎出塞。公為都知

兵馬使，捐家誓報，蓄銳別營。87 

這裡提到戰役主帥為石雄，王縱為都知兵馬使，但在《資治通鑑》當中，

則提到第三個姓名： 

回鶻烏介可汗帥眾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

王逢（縱）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

沔自以大軍繼之。88 

《通鑑》更詳細地把此戰役關係人物羅列出來，後人也考證當時石雄仍未

就任河中，應以《通鑑》為準。值得注意的是，討伐回紇的戰力除了漢人，

                                               
85 具體研究成果可參：〔日〕妹尾達彦：〈唐代河東池塩の生産と流通―河東塩税機関の立

地と機能―〉，頁 63-70。僖宗初返京師時北方形勢是：「時李昌符據鳳翔，王重榮據蒲、

陝，諸葛爽據河陽、洛陽，孟方立據邢、洺，李克用據太原、上黨，……皆自擅兵賦，

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後晉〕劉昫等著：〈僖宗本紀〉，《舊唐書》，卷 19 下，頁 201。 
86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文卷 6，頁 249。 
87 同上註，頁 248。 
88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武宗會昌三年〉，《資治通鑑》，卷 247，頁 7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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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包含沙陀軍，其首領「朱邪赤心」更是當時軍功剽悍的猛將。朱邪赤心

日後因對唐朝諸多貢獻，被賜名「李國昌」，89其子便是與河中王氏有合作

關係的「李克用」。可以說，從史料方面，王氏與李氏的淵源自於此，就家

族史的角度來說，對於朱邪赤心隻字未提，不免啟人疑竇。 
其次是任鹽州防禦使，〈追述碑〉表述如下： 

又屬鹽州守臣政失人和。釁連羌部。雅重專城之選。仍當錯節之

難。公簡在宸衷。對於便殿。伏波強記，備述山川；充國勇行，

請圖方略。仍授鹽州防禦使檢校常侍。90 

司空圖對鹽州僅形容「政失人和」，事實上，這是一起誣殺事件。《新唐書》

有兩條記載： 

三月，鹽州監軍使楊玄价殺其刺史劉皐（皋）。91 

宣宗時，玄价監鹽州軍，誣殺刺史劉皋。皋有威名者，世訟其冤。92 

楊玄价為何要殺劉皋，目前還未有進一步的材料可以推測，但比起劉皋「有

威名」，楊玄价則是： 

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收為宣歙觀察使。收性侈靡，門吏僮奴

多倚為姦利。楊玄价兄弟受方鎮之賂，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

玄价怒，以為叛己，故出之。93 

楊玄价屢次收賄並託楊收從事，但「收不能從，玄价以負己，大恚，陰加毀

短」；94由此看到，楊玄价對於異己相當陰狠毒辣，他殺劉皋或不脫類似理

由。然而，司空圖會對楊玄价隱而不言―王縱並沒有與楊玄价對立―乃

是楊玄价出身自德宗便職掌禁軍兵權的權閹家族，而此家族在唐末仍具相

                                               
89 朱邪赤心因討龐勛而獲賜名。〔後晉〕劉昫等著：〈懿宗本紀〉，《舊唐書》，卷 19，頁 189-190：

「以河東行營沙陀三部落羌渾諸部招討使、檢校太子賓客、監察御史朱邪赤心為檢校工

部尚書、單于大都護、御史大夫、振武節度、麟勝等州觀察等使，仍賜姓名曰李國昌。」 
90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文卷 6，頁 249。 
91 〔宋〕歐陽修、宋祁：〈宣宗本紀〉，《新唐書》，卷 8，頁 85。按：「皋」與「皐」為異體

字，又根據《東觀奏記》，應為「劉皋」，〔唐〕裴庭裕：《東觀奏記》（北京：中華書局，

1985 年），卷下，頁 19。 
92 〔宋〕歐陽修、宋祁：〈楊復光傳〉，《新唐書》，卷 207，頁 1501。 
93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懿宗咸通七年〉，《資治通鑑》，卷 250，頁 8115。 
94 〔宋〕歐陽修、宋祁：〈楊收傳〉，《新唐書》，卷 184，頁 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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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影響力。95這段關係成為日後王縱之子王重榮與楊玄价養子楊復光聯合平

亂的重要淵源。黃巢之亂時，王重榮便曾向楊復光商量收復長安之計： 

黃巢自率精兵數萬，至梁田坡。時重榮軍華陰南，楊復光在渭

北，掎角破賊，出其不意，大敗賊軍，獲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而

退。而重榮之師，亡耗殆半，懼賊復來，深憂之，謂復光曰：「軍

雖小捷，銳旅亡失。萬一賊黨復來，其將何軍以應？吾之成敗，

未可知也。」復光曰：「鴈門李僕射，與僕家世事舊，其尊人（李

國昌）與僕父（楊玄价）、兄（楊復恭）同患難。96僕射奮不顧

身，死義知己。倘得李鴈門為援，吾事濟矣。」因遣使傳詔徵

兵。明年，李克用領兵至，大敗巢賊，收復京城。97 

面對王重榮的難題，楊復光提出了尋找外援的建議，而這位「雁門李僕射」

便是李克用。楊復光的理由「與僕家世事舊」，便指楊復恭自龐勛之亂以來

的合作關係，98以及楊玄价在鹽州安置沙陀軍的舊事；更重要的是，王縱正

也在鹽州任防禦使時與楊氏、李氏有過交往。99從此，可以看到王重榮、楊

復光、李克用三人同為平復黃巢的功臣，若溯及淵源，則是三人父輩的交

集過往。100理清三人兩代間的故事後，回過頭看〈追述碑〉，顯然司空圖避

開述及這段淵源，也曲筆隱晦其姓名。 
如前所述，司空圖回顧王氏家族史時，若觸及楊玄价與朱邪赤心，皆以

不書姓名的曲筆隱晦之，之所以如此，除了主在稱頌碑主之外，更因為楊、

                                               
95 關於楊氏家族的系譜研究，可參考：杜文玉：〈唐代權閹楊氏家族考〉，收於韓金科主編：

《’98 法門寺唐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370-377。 
96 這裡提到楊復光稱楊復恭為兄長，杜文玉則根據墓志認為楊復光為兄、復恭為弟。杜文

玉：〈唐代權閹楊玄价夫人黨氏墓志銘考略〉，《唐史論叢》第 14 輯（2012 年 2 月），頁

46-47。 
97 〔後晉〕劉昫等著：〈王重榮傳〉，《舊唐書》，卷 182，頁 1200；〔宋〕司馬光編著，〔元〕

胡三省音注：〈僖宗中和二年〉，《資治通鑑》，卷 255，頁 8277。 
98 楊復恭借朱邪赤心之力平復龐勛之亂，遷為宣徽使。〔後晉〕劉昫等著：〈楊復恭傳〉，《舊

唐書》，卷 184，頁 1220。 
99 「元和年間沙陀歸附唐朝以後被安置在鹽州，而楊復光父楊玄价便是鹽州監軍，參與了

對沙陀部落的安置事宜。……至楊復光、李克用時，楊氏家族與沙陀李氏已有長達三代

長達七十餘年的歷史淵源。」劉永強：〈大廈將傾：楊復光、楊復恭與唐末政局研究〉，《唐

史論叢》第 27 輯（2018 年 9 月），頁 255。 
100 吳麗娛也同樣注意到楊復光、王重榮與李克用三人結盟的重要性，不過未論及三人父輩

的淵源。吳麗娛：〈唐末五代河東鹽池與政權移替〉，頁 1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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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兩氏後人仍活躍於當世，司空圖為避免無端滋事，勢必得採取較保守的書寫

策略。另一篇〈新城碑〉也是如此，在描述黃巢之亂時對外援不實指姓名： 

遇帝車出狩，天邑纏兵。……車徒遝至，竟赴齊盟。戎夏駿驅，

共匡京室。慮風回於原燎，竭日費於雲屯。輯睦允諧，供儲克瞻。

棟持廣廈，鼎鎮厚坤。始以一城之危，抗移國之盜，竟以數郡之

力，壯勤王之師。勳復舊都，慶延殊渥。盛矣哉！101 

若僅從此段來看，王重榮不啻為以一身之力抵抗盜匪的忠臣，然而就史實

來看，關鍵的李克用以及楊復光被隱沒在「車徒遝至，竟赴齊盟。戎夏駿

驅，共匡京室」四句之中。與此相對，在稍後篇幅中，司空圖詳細列出兩

池榷鹽使、解池榷鹽使、巡院官、催勘使的姓名，並強調他們盡忠職守。102

就書寫策略上，除了反映了王重榮的「仁治」，也凸顯蒲州作為「國樞」的

政通人和，但由此反觀司空圖在書寫姓名的考慮，「不書姓名」的曲筆，居

中深意可推敲一二。 
相較於前二篇為王重榮寫的碑文，〈蒲帥燕國太夫人石氏墓志〉約寫於

龍紀元年（889），在王重榮遭牙將常行儒所殺，王重盈接管河中節度使之

後。石氏為王縱之妻、重榮重盈之母，薨於光啟 2 年（887）。墓志中提到

石氏有重章、重簡、重盈、重榮、重益等五子，並各敘官職，為王氏家族

提供了詳細的譜系： 

有令子五人，長曰重章，皇威州刺史。志殄國仇，威清塞表。仲

子重簡，皇華州節度使，贈司空。化高列岳，功顯本朝。季子重

盈，今任河中節度使。岳立一峰，陂澄萬象。潛施和煦，則闔境

皆蘇。洞感神明，而亂根自翦。振家聲以光前烈，獎京室以定中

興。益著恩威，方膺倚注。次子重榮，皇河中節度使，贈太師。

允集大勳，以光前烈。次子重益，居常唯謹，履險不疑。並稟教

母師，嚴申子道。克濟高門之慶，亦符外族之禎。103 

                                               
101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文卷 6，頁 262。 
102 原碑文僅題「榷鹽使」，並沒有兩池、解池稱謂，李錦繡認為分別是指兩池榷鹽使與解池

榷鹽使。李錦繡：《唐代財政史稿》第 4 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頁

272-273。 
103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文卷 7，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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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敘事可注意兩點，首先是描寫重盈的篇幅遠大於其他兄弟，其次是內

容似暗指某事卻語焉不詳。第一點大抵因重盈在重榮死後與圖關係較為密

切，或是重盈職掌河中，為當時王氏最有聲望之人，無論如何，都顯見司

空圖特別注重對王重盈的描寫，甚至連重盈兒子們的名字、官職都比其他

同輩還多。這也連及第二點，在描寫當時權重之人，必當格外小心。那麼，

這段描述重盈的文字所指何事呢？查檢史籍，此時與重盈關切較大者，當

屬幫助張全義驅逐李罕之的事件。李罕之為李克用所屬將領之一，當時作

亂河中、河陽一帶，因劫掠民眾而被稱為「李摩雲」，104有屯兵之資卻「不

耕稼，專以剽掠為資，啖人為糧」，105屢向鄰近的張全義索求穀糧。如此跋

扈的行徑，使得李罕之領兵攻打晉州時，張全義趁機「密結」王重盈夜襲

河陽，擒獲李罕之的家人。106此舉打破了河中王氏、洛陽張全義、河陽李

罕之與河東李克用的合作關係。李罕之偕同李克用圍攻洛陽，困守城中的

張全義不得已求救於朱全忠；兩軍交戰之後，李罕之隨河東兵退守高平，

而張全義保住洛陽，此後投向朱全忠陣營。在李、朱的角力過程中，王重

盈似乎不見動作，但司空圖認為王重盈先前「密結」之舉足以振起家聲、

以光前烈。然而碑文以較隱晦方式書寫：「潛施和煦，則闔境皆蘇。洞感神

明，而亂根自翦。」「潛施」可對應到「密結」張全義，「闔境皆蘇」指河

中、洛陽一帶脫離李罕之的暴虐行徑。「洞感神明」意即冥冥之中，107乃隱

去朱全忠援助洛陽之事，最後，「亂根自翦」不但指李罕之之亂，也可說幫

助穩定了洛陽的局勢，間接保全王都，可謂「獎京室以定中興」。在司空圖

眼中，王重盈與張全義合兵攻打李罕之無論於國於民都有助益，理應直筆

寫之，然此事涉及李、朱派系之爭，惟以「亂根自翦」似有價值判斷的字

詞隱諱地供人索隱。 

                                               
104 〔宋〕歐陽修、宋祁：〈李罕之傳〉，《新唐書》，卷 187，頁 1391。 
105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僖宗文德元年〉，《資治通鑑》，卷 257，頁 8375。 
106 「（罕之）進攻晉州，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密結全義以圖之。全義潛發屯兵，夜，乘虛襲河

陽，黎明，入三城，罕之踰垣步走，全義悉俘其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罕之奔澤州，

求救於李克用。」參同上註。 
107 洞感為深察之意、神明為天地造化的玄妙之功，語典《易》「幽贊於神明」。從碑文脈絡

中解讀，其實是我們常說的「冥冥之中」之意。〔魏〕王弼注，〔唐〕孔穎達正義：〈說卦〉，

《周易正義》，收於〔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卷 9，
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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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逐李罕之的事件，在稍後司空圖為王重盈所作的〈太尉琅琊王公河

中生祠碑〉亦再次提起： 

而公又領蒲之初也，深自竄伏，過於推奉。越人熏穴，蓋虐求

賢。晉國乞盟，始聞定難。既抗言而誓眾，方攬涕以登車。里巷

相歡，風雲動色。宸衷夙注，寵詔遽臨。致闔境之允洽，固本朝

之是衛。108 

「領蒲之初」為光啟 3 年（887），王重盈似乎服膺於某勢力「深自竄伏，

過於推奉。越人熏穴，蓋虐求賢」，這等行徑當時惟有李罕之，「罕之屢求

穀帛，全義皆與之，而罕之徵求無厭，河南不能給，小不如所欲，輒械河

南注吏至河陽杖之，河南將佐皆憤怒」。109從司空圖的記述中，李罕之索求

無度的對象，可能不只張全義―這也是王重盈要偕同張全義夜襲河陽的

原因。「晉國乞盟」蓋指李罕之攻打晉州之事，「定難」為出兵河陽―此

次師出有名，故「里巷相歡，風雲動色」。可以發現，碑文關於「定難」的

細節闕如，直接跳到「加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兼中書令」（寵詔遽臨）的結果，

稱頌王重盈保衛國家、安定人民。110 
司空圖為王氏家族寫的三篇碑文及一篇墓志採取一貫的書寫策略，即

無論好壞皆一概不提王氏家族與其他勢力關係，這顯示司空圖每篇碑志的

用詞遣字都經過縝密思考，刻意不使人有政治聯想。此等「曲筆」乃自保

心態下的避禍之舉，若結合前述「隱居卻受人推重」的形象，容或可想像

司空圖在當時保持孑然獨立的政治中立，即使為當地勢力撰碑，也因有意

的使用曲筆以避禍，致使不被劃入派系之中。 

（二）韓建與田令孜的淵源 

龍紀元年（889），昭宗即位，召司空圖入朝，拜中書舍人，但圖不久

便因疾告退，稍後又因提前躲避戰事而移往華陰。111相較於隱居中條山時

                                               
108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文卷 5，頁 241。 
109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僖宗文德元年〉，《資治通鑑》，卷 257，頁 8375。 
110 〈昭宗大順二年〉，同上註，卷 258，頁 8419。 
111 關於移往華山的理由，王步高有創見的揭櫫司空圖在華山有姻親關係。王步高：《司空圖

評傳》，頁 96-104。此外，王步高雖對於本傳「河北亂，乃寓居華陰」有所懷疑，認為

「這次河北之亂，歷時僅一兩個月，應該說對王官谷一帶影響不大」，惜未多深入闡釋。

若查檢史籍，此次「河北亂」，乃李克用征伐孟方立之事，而朝廷乘此機會攻打李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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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司空圖在華陰與朝廷有密切接觸，王潤華指出司空圖此時或有參與修

史工作，但仍婉拒出仕。112與此同時，華州刺史韓建因治理華州有成，遂

經監軍使奏建生祠、立德政碑表彰，准奏之後，便請司空圖撰寫〈華帥許

國公德政碑〉。113 
〈德政碑〉文成於乾寧元年（894），除敘立碑因由與治理華州的德政外，

也撮要韓建的生平，其中一個關鍵是任華州刺史。先看〈德政碑〉如何描述： 

志不急於封侯，誓惟堅於效節。累陳秘策，俄領偏師。潔身而遽

出險中，振跡而旋歸行在。詳觀機變，乃控河潼。既申匡復之

謀，實顯肅清之效。師徒自戢，都邑晏然。大駕旋迴，宸衷乃

眷。撫綏益至，疲瘵漸蘇。114 

「累陳秘策，俄領偏師」，指黃巢之亂時韓建原先為楊復光八都大將之一，

復光死後無所依，遂追隨僖宗入蜀，故云「潔身而遽出險中，振跡而旋歸

行在」。115下句「詳觀機變，乃控河潼」略去了一段重要因緣，也就是為何

韓建在先前是楊復光的將領，以「偏師」附於僖宗，之後卻掌握關中樞要

的河潼之地。《資治通鑑》對此事件有不同角度的描寫： 

鹿晏弘之去河中，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帥其眾與

之俱；及據興元，以建等為巡內刺史，不遣之官。晏弘猜忌，眾

心不附，王建、韓建素相親善，晏弘尤忌之，數引入臥內，待之

加厚。二建密相謂曰：「僕射甘言厚意，疑我也，禍將至矣！」田

令孜密遣人以厚利誘之，十一月，二建與張造、晉暉、李師泰帥

眾數千逃奔行在，令孜皆養為假子，賜與巨萬，拜諸衛將軍，使

各將其眾，號隨駕五都。116 

                                                                                                  
兩軍交戰於司空圖所處的蒲、潼一帶。因此，司空圖應得知朝廷欲出兵之後，提前移往

華山。〔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昭宗龍紀元年〉，《資治通鑑》，卷 258，
頁 8387-8409。 

112 王潤華：《司空圖新論》，頁 89-121。 
113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文卷 6，頁 254。 
114 同上註，頁 255。 
115 〈楊復光傳〉：「鹿晏弘、晉暉、李師泰、王建、韓建等，皆八都之大將也。」〔後晉〕劉

昫等著：〈楊復光傳〉，《舊唐書》，卷 184，頁 1220；〔宋〕歐陽修著，〔宋〕徐無黨注：〈韓

建傳〉，《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40，頁 116。 
116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僖宗中和四年〉，《資治通鑑》，卷 256，頁 8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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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晏弘、王建、韓建等人同為楊復光八都大將，但晏弘對兩人頗多猜忌，

王建、韓建在商議之際，受到田令孜的厚利之誘，遂心向田氏，更被收假

子。從「隨駕五都」來看，韓建是田令孜在蜀中收編的五十四都禁軍的一

員，117回京之後，更因田令孜的緣故，被授予潼關防禦史、華州刺史。118 
根據史載，韓建擔任華州刺史乃為田令孜假子之故，但〈功德碑〉卻

對此略去不提，這也是「曲筆」隱去姓名的書寫策略。進一步說，田令孜

為新興權閹的代表，與楊氏的傳統權閹相互對立，成為黃巢亂後之初左右

朝廷的兩大勢力。兩方成員大致如下： 
 
表 1：885 年關中勢力簡表 

新興權閹（田令孜） 傳統權閹（楊氏） 

田系藩鎮 
（朱玫、李昌符、朱全忠） 

楊系藩鎮 
（王氏） 

舊有禁軍（鄜、延、靈、夏等軍） 沙陀外援（李克用） 

新募禁軍（王建、韓建等）  

 
以田、楊為首的兩方，在楊復光、楊復恭、田令孜相繼敗走後不斷相互合

縱，並非壁壘分明的狀況，此表僅列出 885 年的相對勢力。由此回顧韓建

的定位，可以發現他是從楊氏轉到田氏派系，這也說明為何田令孜要「重

利誘惑」他。司空圖自然明白這層關係，故而在〈功德碑〉中隱晦的用「詳

觀機變，乃控河潼」模糊田令孜的介入與轉移陣營之事。 
儘管，田令孜在爭奪河中失利後退出關中，其派系仍持續發揮影響力，

且對楊氏施加壓力。此時主要是鳳翔節度使李茂貞、邠寧節度使王行瑜與

華州節度使韓建，在昭宗支持下，持續削弱楊氏勢力。119故而，韓建一面

                                               
117 「田令孜在蜀募新軍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分隸兩神策，為十軍以統之。」〔宋〕司馬光

編著，〔元〕胡三省注：〈僖宗光啟元年〉，《資治通鑑》，卷 256，頁 8321。 
118 〔宋〕薛居正等著：〈韓建傳〉，《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15，頁 61。 
119 從昭宗與復恭的一次對話便可看出楊氏野心及昭宗極力制衡的意圖：「他日，上與宰相言

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況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

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養壯士為假子，使典禁兵，或為方鎮，非反而何！』復

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邪！』上曰：『卿欲衛國家，何不使姓李而

姓楊乎？』復恭無以對。復恭假子天威軍使楊守立，本姓胡，名弘立，勇冠六軍，人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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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華州，另一面參與剿滅楊復恭的行動。有意思的是，〈功德碑〉是以討

伐逆臣的態度描述楊氏，與先前〈追述碑〉有別： 

又屬楊復泰（恭）120楊守亮之佐在興元，密叶狂謀，顯□逆

狀。……及邠岐合勢，梁漢須隙，殘寇才奔，凶威尚熾。乃命

都將，選精銳五百，赴商州南鄙，俾其捍禦，授以機權。奮少擊

多，排山壓卵。魁渠折首，支黨束身。凡梟擒之外，其所歸降，

並家屬尚數萬眾，實資神算，大振國威。121 

此段主要是韓建參與圍攻楊復恭，並活捉斬首的「德政」。史籍中記載韓建

活捉楊復恭之事： 

楊復恭居第近玉山營，假子守信為玉山軍使，數往省之。或告復

恭與守信謀反，乙酉，上御安喜門，陳兵自衛，命天威都將李順

節、神策軍使李守節將兵攻其第。……守信之眾望見兵來，遂潰

走。……復恭至興元，楊守亮、楊守忠、楊守貞及綿州刺史楊守

厚同舉兵拒朝廷，以討李順節為名。122 

鳳翔李茂貞、靜難王行瑜、鎮國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

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復恭，請出軍討之，……。123 

景福元年十一月辛丑，鳳翔、邠寧之眾攻興元，陷之，節度使楊

守亮、前中尉楊復恭、判官李巨川突圍而遁。十二月，辛未，華

州刺史韓建奏於乾元縣遇興元散兵，擊敗之，斬楊守亮、楊復

恭，傳首。124 

                                                                                                  
畏之。上欲討復恭，恐守立作亂，謂復恭：『朕欲得卿胡子在左右。』復恭見守立于上，

上賜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不期年，擢至天武都頭，領鎮海節度使，俄加同平章

事。」〔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昭宗龍紀元年〉，《資治通鑑》，卷 258，
頁 8390-8391。 

120 杜文玉所列的楊氏系譜並無楊復泰，疑泰恭字形訛誤。杜文玉：〈唐代權閹楊氏家族考〉，

頁 376。 
121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文卷 6，頁 256。 
122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昭宗大順二年〉，《資治通鑑》，卷 258，頁 8420。 
123 〈昭宗景福元年〉，同上註，卷 259，頁 8424。 
124 同上註，頁 8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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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些史料可以看到，剿滅行動是在昭宗授意下，以李茂貞、王行瑜為主

力攻克楊氏聯軍所在的興元，韓建則負責圍堵自興元逃竄的兵將。結果是，

韓建捕獲楊守亮、楊復恭，使「魁渠折首，支黨束身。凡梟擒之外，其所

歸降」，一舉拿下楊氏，至此，這個傳統權閹家族可謂退出歷史舞臺。 
若以自保態度的書寫策略來說，容或〈德政碑〉不會把此事交待得如

此明白，但是，從該事件末的斷語「實資神算，大振國威」來看，這是從

朝廷角度宣揚韓建的「功德」。之所以如此，蓋此碑乃朝廷嘉許韓建而立，

並延請居住在華州、頗具聲譽的司空圖撰文： 

乾寧元年，上因御便殿，遂出鎮國監軍使董重彥所奏，前後將吏

軍人百姓僧道等懇請為其帥置生祠，紀德政表章，俾揚陟狀，宜

允眾情。宰臣亦僉謂近鎮大臣，諒能推心及物。苐因牢讓，久

（欠）蓋嘉庸。宜徵摭實之詞，用著不嚴之治。翊日，遂請詔吏

前戶部侍郎司空圖，條次所上，刊示無窮。125 

司空圖特述此碑淵源，拈出〈功德碑〉乃昭宗授意下撰寫，為揭櫫此碑是

以朝廷視角書寫。因此，若從昭宗角度來看，楊氏覆滅實「大振國威」之

事，韓建亦居功厥偉，必然詳細刊載之。考慮到這層關係，司空圖才直書

故事，不以「曲筆」隱晦；而不提及田令孜，主要還是此為僖宗朝舊事，

自不必多費筆墨。 
綜上所述，司空圖儘管欲避免捲入政治之中，然多有不得已之政治參

與，撰寫碑文就是其中之一。從現存的碑文來看，他多為當地藩鎮作碑，

除了身為當地文人代表外，他為河中王氏作碑，其父輩淵源不容忽視，而

為韓建作碑，是受詔令所驅使的不得不為之作。在不得已之下所寫的碑文，

其遣詞用字更需仔細斟酌，而「不書姓名」的曲筆成為重要書寫策略。在

為王氏書寫的碑中，司空圖不書李克用父子以及楊復光父子之姓名，是為

避免對派系爭鬥有過多批判，特別是河中為兵家必爭之地，此舉可視為免

除後患。同樣地，他為韓建寫功德碑也有所考量，不書田令孜姓名，除了

提起田令孜與韓建的養父子關係可能引起禍患之外，也有田氏已為僖宗朝

舊事，不必牽扯過多之意。而詳細記載韓建擒楊復恭之事，乃此碑為昭宗

下詔授命司空圖所寫，圖自要考量韓建對朝廷之「功德」何在，翦除楊氏

                                               
125 〔唐〕司空圖著，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文卷 6，頁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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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是除去昭宗心腹大患，必然需要詳細刊載。從此可以看到，司空圖在

寫與不寫之間，都經過慎重考慮，絕非是賣弄文采、隨意了事的態度，其

保持政治獨立的自保態度更為關鍵。 

四、結論 

司空圖作為唐末的「著名」隱士，他決意歸隱，卻又廣受朝廷、藩鎮、

文人注意，其間矛盾的因素是目前學界較無涉及之面向；筆者認為，他「不

得安頓」的隱居型態，可視為觀察唐末亂世中文人出處心態的一種類型。 
司空圖對世道的看法在遭亂前後截然不同，唐末庚子亂離在歷史上具

有分水嶺的意義。亂前試圖改變政治昏昧的情況，亂後最初是「避亂以明

哲保身」，然政局稍穩後，卻也不輕易出仕，幾經衡量後認為「雖進亦不足

於救時」。也可說司空圖亂離之後深切認識到「道不能化，力不能制」，從

而有了自保心態。有意思的是，即使司空圖有著自保心態，卻不減儒者之

志的「不得安頓」；他既隱逸又徘徊於各勢力之間的「養望」之舉，在時人

眼中則為不願同流合污的崇高節操之形象。司空圖的影響力最終引起朝廷

的忌憚，而他自柳璨手中全身而退，更贏得了「四皓二疏」之譽。 
「自保心態」還反映在司空圖為藩鎮撰碑的書寫策略。考察他為河中

王重榮家族撰碑的動機，除了需要武力庇護之外，父輩關係亦是考量之一。

他在為王重榮父王縱所撰的〈追述碑〉中，避免提及李克用與楊玄价之名，

乃二氏在當時仍具影響力，若隨意牽扯則不免遭禍，因此在敘述相關事蹟

時隱晦其辭。此曲筆不書姓名的撰碑之法，也在受朝廷之命替韓建所撰之

〈德政碑〉出現。韓建為田令孜之假子，也藉此關係獲得華州刺史之職，

然〈德政碑〉不書田令孜之名，除考量田令孜在當時已失勢，也是此乃前

朝舊事之故。另外，〈德政碑〉詳述韓建擒楊復恭之功德，須顧慮到此碑為

朝廷下詔所作，而昭宗素來痛恨楊氏，必然需要詳加敘述。由此看到，司

空圖撰碑思慮周全，非徒賣弄文采矣，而有意使用曲筆，則需要足夠的政

治敏感度，才不致被捲入派系之爭。 
綜上所述，司空圖身處亂後的近畿之地，其隱居思想與出處態度皆反

映了當時文人頗受中央、地方勢力的牽扯。從而，在多方勢力角力的政治

環境中如何適當得表達出處進退，當為值得深入開展的視角。司空圖正是

在這個意義上，為我們說明了文人所處的位置及功能。 
【責任編校：郭千綾、蔡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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